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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者跨界行为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双刃剑效应:
大数据能力的调节作用

梅 玫,杜 玉,王建群

(重庆理工大学管理学院,重庆400054)

摘要:跨界行为是学界普遍认可的创新诱发因素,但其创新效能在创业情境下尚未得到充分检验。基于资源保存理

论,通过236份创业者调查数据,系统检验了跨界行为对新产品开发绩效的作用机制及边界条件。研究发现:跨界行

为一方面促进了创业者和谐型创新激情,进而提高初创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另一方面又会导致创业者角色过

载,进而降低新产品开发绩效;跨界行为通过和谐型创新激情和角色过载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总体间接效应为

正;大数据能力正向调节跨界行为对和谐型创新激情的影响,并且显著调节跨界行为通过和谐型创新激情影响新产

品开发绩效的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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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智经济时代的到来,组织边界日渐模

糊,企业创新的发展有赖于组织成员跨主体、跨领

域建立联系并协同互动[1]。为此,处于“新生困境”
的初创企业为满足自身发展需求,需要创业者跨界

与外部主体建立联系以获得必要的知识和信息资

源,进而支撑企业存活与成长。这意味着,跨界行

为(boundaryspanningbehavior)对于资源受限的

初创企业发挥至关重要的影响[2]。目前,有关跨界

行为的研究多聚焦于成熟企业组织、团队领导或企

业员工[3-5],对创业情境下的跨界行为及其影响效应

关注较少。现有研究发现,跨界行为能够为个体和

组织创新提供动力,对提升个人或组织绩效具有一

定积极效应[6-7];同时,跨界行为也可能存在“阴暗

面”[8]。对企业来说,由于创业活动的不确定性和风

险性,过多跨界行为可能导致初创企业偏离最初拟

定的行动路线,使组织发展丧失专注力[9],进而阻碍

其创新活动[5,10];对个体来说,跨界行为会消耗个

体大量资源和精力,使得个体长期处于角色转换的

任务情境中,加剧角色冲突,进一步导致角色负荷

和情绪耗竭状态[11]。因此,跨界行为可能是一把

“双刃剑”,且其有效性的发挥一定程度取决于具体

情境。然而,当前的创业研究尚未脱离跨界行为

“光明面”的讨论范围,而缺乏对其“阴暗面”的探

索,且跨界行为影响创业结果的关键传导变量仍有

待进一步发掘。
此外,在跨界到创新的过程中,组织获取的异

质性知识和信息资源起到重要推动作用[12]。因此,
有效的跨界实践有赖于企业信息分析和知识重构

能力的辅助[13];企业的大数据能力是企业感知、整
合、分析和运用大数据的多维能力[14],良好的大数

据运用能力有助于提升企业生产和研发效率,为企

业创新“增量提质”[15],因此可一定程度解释跨界行

为促进创新的边界条件。研究选取大数据能力这

一重要的组织动态能力,拟探讨其在跨界行为与新

产品开发绩效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综上,现有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局限:一方面,针

对跨界行为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现有研究大多

选择知识的流动和整合作为切入点,而缺乏情感与

认知资源视角的深入阐释;另一方面,既有研究较

多关注外部环境因素、组织氛围和管理者特征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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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对跨界行为的增益作用,较少探究组织内部能力

在其中的权变影响。因此,本文基于资源保存理

论,通过探讨跨界行为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内在

机理,期望丰富和拓展跨界行为影响效果及作用边

界的研究,并帮助创业者辩证看待跨界行为,为其

提升创业绩效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证支持。

1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1.1 跨界行为

跨界行为是指组织、团队或个人为实现既定的

绩效或任务目标,跨越边界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

并维护合作关系的行为[16]。相比于成熟企业,初创

企业能够为自身创新活动提供的人力资本、金融资

本等资源较为匮乏[17],创业者往往需要跨边界搜

索、获取和整合资源。因此,学者将跨界构念引入

创业研究领域。
已有文献从个体、团队、组织和集群网络四个

层面来定义和研究跨界行为。个体层面的跨界行

为是指个体建立与外部相关者的联系并进行交互,
从组织外部搜寻与工作相关的资源和信息并将其

传递到组织内部,以实现工作目标的行为[16];组织

和团队的跨界行为注重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建立

关系并交换资源,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求[9];集
群网络层面的跨界行为是指组织为了突破自身资

源和能力限制,跨越组织或产业边界,识别、获取和

重组外部异质性资源的过程[18]。依据特定研究目

的和情境,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跨界构念维度进行

划分。例如,在个体层面,Ancona和Bresman[19]将
员工跨界行为分为搜寻、交际、尽力执行和任务协

调等维度。在团队层面,Druskat和 Wheeler[20]将
领导跨界行为分为联络,侦测和说服等维度;An-
cona和Caldwell[16]基于组织内、外部视角,将团队

跨界行为的构念维度划分为侦测、使节和协调三类

行为,且该划分标准成为后续高管、团队或创业者

跨界相关研究引用和参考的重点。
1.2 跨界行为、和谐型创新激情与新产品开发绩效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观点,较多的初始资源意

味着拥有更多投资资本,使创业者更有能力获取新

资源,并在未来进一步获得收益[21]。与该观点一

致,现有研究表明,跨界活动有助于领导者积累心

理和认知资源(如工作旺盛感)[11],实现自身认知的

转化以及能力的提升[22]。研究推断,跨界行为能够

激发创业者和谐型创新激情。具体来说,跨边界搜

寻信息和建立关系能够为组织带来异质性和互补

性资源,帮助初创企业取得其他组织认可的外部合

法性和行业地位,为开展创新活动提供必需的外部

资源支持,从而提高组织创新成功率和初创企业绩

效[23-24],促使创业者更愿意开展创新活动。综上所

述,当创业者对创新具有积极认知并愿意主动投入

创新时,表明他们能够自主地形成从事创新活动的

内在动机,这构成了和谐型创新激情的基础。
创业者个人因素对新创企业绩效具有重要影

响[13]。拥有激情的创业者会更加积极主动地从外

部搜索创业相关信息资源,从而率先开发有价值的

新机会,创业绩效往往也会更好[25]。由此,和谐型

创新激情可能对初创企业的新产品开发绩效具有

积极影响。具体而言,创新激情能够促进新产品开

发过程中所需的思维灵活性和创造力[26]。作为一

种内化的创新动机,和谐型创新激情能够让创新主

体在创新过程中感知到更多的自主性和掌控力,有
利于增强他们对创新活动的主动性和适应性[27]。
因此,和谐激情使得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更有可能

产生新颖程度较高的创意想法[28]。综上,提出以下

假设。
H1:创业者跨界行为会促进其和谐型创新激

情,进而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
1.3 跨界行为、角色过载与新产品开发绩效

角色过载是一种角色压力,指角色要求或者他

人对角色的期望超出特定的工作量,导致个体需要

投入额外的个人资源(时间、精力和能力等)来应对

这些需求,这些其他资源的使用最终会导致个体陷

入个人资源储备的耗竭状态,最终影响工作绩

效[29]。依据既有关于IT员工跨界行为与其角色过

载关系的研究结论[30]推测,跨界行为会显著增加创

业者角色过载感知。具体而言,跨界行为的实施意

味承担侦测信息、联络关系、协调资源等多重任

务[31],这一系列任务使创业者的角色边界变得模

糊,需要担任不同角色来平衡边界内外部利益相关

者的需求,也需要额外的时间来学习和消化其他业

务领域的知识,增加了工作量,容易形成过多的角

色负荷[30]。在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创业者感

到个人资源难以支持其完成创业中的任务要求,他
们便容易产生强烈的角色过载感知。

根据资源保存理论,资源的潜在或实际损耗会

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如果个体的资源没有得到补

偿,这种压力会使资源流失以加速度进行,形成损

失旋涡,导致个体压力持续加剧[32]。循此逻辑推

断,创业者角色过载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有负向预测

作用。具体来说,角色过载会降低创业者在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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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方面的专注力。新产品开发是一项需要融入

新知识新创意进产品进而满足客户个性化需求的

复杂系统工程[33],当创业者的工作角色负担过重

时,他们可能感到承担了过多超越自身可利用资源

的责任和期望,从而带来焦虑、乏力和职业倦怠等

压力体验[34]。创业者为了减轻压力,会尝试对现有

资源进行重新配置或者设法获得新资源,一旦资源

获取受限,创业者会减少对风险活动的投入以实现

角色平衡。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2:跨界行为会导致角色过载,进而降低新产

品开发绩效。
1.4 双路径的总体间接效应

已有研究表明,跨界行为对企业发展具有“双
刃剑”效应。一方面,跨界行为有助于企业对外部

利益相关者进行有效整合,便于企业接触到新观

点、新思维和寻找新的市场机会,从而促进新产品

开发绩效[1,35];另一方面,跨界活动需要投入时

间、精力等资源维护多领域的关系,进入新的领域

可能导致企业忽视内部创新资源和增加知识搜寻

成本,从而降低组织的创新与绩效[23]。根据资源

保存理论的资源投资原则,持续的资源投入可以

避免资源继续损失或从损失中恢复[21]。鉴于此,
虽然跨界行为存在消极面,但对初创企业而言,跨
界行为本身可以视为一种间接的资源投资。由此

推断,跨界行为对于企业创新活动和生存发展的

积极作用将更加明显,当跨界行为对创业者和谐

型创新激情与角色过载施加双重影响时,对通常

能够产生积极结果的和谐型创新激情影响更显

著。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3:和谐型创新激情在跨界行为和新产品开发

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强于角色过载在其中的中介

作用。
1.5 大数据能力的调节作用

大数据是指各种数据信息以及分析大数据的

技术、运用大数据的人才和大数据的商业价值等的

集合,这些海量和多样化的信息数据集合形成了大

数据能力[14]。根据资源保存理论的相关研究,个体

和组织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中的支持性资源,增加自

身资源储备,实现资源收益螺旋(gainspirals)以及

弥补自身资源的损耗[21]。由此推测,大数据能力作

为一种支持性的组织环境,可能会放大跨界行为的

积极效应和抑制其消极效应。作为一种管理资源

和关系的动态能力,大数据应用有利于企业经营者

更好地联系上下游企业、客户等利益相关者[36],并

在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利益相关者资源之间发挥

桥梁作用。也就是说,企业的大数据能力越强,越
能与不同领域的利益主体建立关系网和资源网,也
就越有机会引入外部资源而为己所用,因此会增加

创业者的和谐型创新激情而降低角色过载感知。
相反,对于大数据能力较弱的初创企业而言,他们

面对市场需求变化的反应较为迟钝,相对较难实现

组织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协同[36],这将导致创业者

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进行跨组织的信息整合,
使创业者面临更大的外部压力,因此会增加角色过

载感知以及减少和谐型创新激情。综上,提出以下

假设。
H4a:大数据能力能够调节跨界行为与和谐型

创新激情之间的关系,大数据能力越强时,跨界行

为对和谐型创新激情的正向影响越强;
H4b:大数据能力能够调节跨界行为与角色过

载之间的关系,大数据能力越强时,跨界行为对角

色过载的正向影响越弱。
进一步地,大数据能力还调节和谐型创新激情

与角色过载在跨界行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

中介效应。具体而言,当创业者跨界建立与维护关

系时,较强的大数据能力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跨界

行为导致的资源消耗,增加创业者的行动自主性,
使创业者的创新激情和角色过载感知发生变化,这
种情感和认知的变化会进一步延伸至企业层面,影
响新产品开发绩效。据此,提出以下假设。
H5a:大数据能力能够调节和谐型创新激情在

跨界行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所起的间接作用,
大数据能力越强时,该间接作用越强;
H5b:大数据能力能够调节角色过载在跨界行

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所起的间接作用,大数据

能力越强时,该间接作用越弱。
综上,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研究理论框架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收集与样本统计

本文的数据收集途径主要有两种:①联系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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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政府部门分管创新创业工作的有关人员和创

业园区负责人,向他们阐明研究目的和调研对象,
在政府和创业园区工作人员协助下向创业园区和

创业培训班的创业者发放问卷;②通过研究团队的

社会网络收集数据,委托同事、亲友帮助联系创业

者,并由联系人协助完成问卷的发放和回收。此次

调查的样本主要来源于川渝地区,主要涉及食品研

发生产、手工艺品生产和机械制造等行业。遵循自

愿和匿名的原则,以不记名的方式进行问卷填写,
以克服创业者填写问卷时的顾虑。本次调研共计

回收251份调查问卷,删除线上填写时间过短以及

填写信息缺失严重的问卷15份,最终纳入正式分析

的创业者样本为236人,整体回收率为94.02%。
在性别方面,男性占56.4%,女性占43.6%;在年龄

方面,18~25岁占6.3%,26~30岁占20.3%,31~
35岁占33.5%,36~40岁占30.1%,41~45岁占

6.8%,46岁及以上占3.0%;在学历方面,大专及以

下占53.0%,本科占46.6%,研究生占0.4%;在创

业经验方面,有创业经验的占84.3%,没有创业经

验的占15.7%;在企业规模方面,5人及以下占

43.6%,6~10人占28.8%,11~20人占8.5%,20
人以上占19.1%。
2.2 变量测量

本文采用的所有测量工具均为成熟量表,采用

Likert5级评分量表来度量,1表示完全不同意,5表

示完全同意。跨界行为量表参考Ancona和Cald-
well[16]的做法,将其划分为“侦测”“使节”“协调”三
个维度,并借鉴闫帅等[4]、袁庆宏等[37]的做法,采用

9个题项作为测量工具。新产品开发绩效参考赵炎

等[38]的测量方式,请创业者分别从新产品销售增长

率、利润增长率、投资回报率和市场份额4个方面判

断企业新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谐型创新激

情在Vallerand等[39]开发的工作激情量表基础上进

行编制,通过6个题项进行测量。角色过载参考

Wang等[30]、Beehr等[40]的做法,采用3个题项进行

测量。大数据能力借鉴周小刚等[36]的做法,采用6

个题项进行测量。此外,参考芮正云和马喜芳[2]、奉
小斌和刘皓[18],控制变量选取包括创业者个人特征

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和创业经验)和创业企业特

征变量(企业规模)。

3 分析与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方法对共同方法偏差

进行检验,将所有变量的测量题项进行无旋转的探

索性 因 子 分 析,结 果 显 示 首 个 因 子 只 解 释 了

34.335%的方差变异,未超过40%,表明调研数据

未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
3.2 信度效度检验

首先使用SPSS25.0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
果显示所有量表Cronbach’sα系数均在0.7以上,
表明量表的信度良好。接着,利用AMOS21.0对各

个变量进行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分析和验证性

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各变量对应测量题项的

标准化因子载荷均大于0.7,变量的AVE均高于

0.5,说明各变量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将提出的

五因子模型与备选模型的拟合结果进行比较

(表1),五因子模型的各项指标较为理想(χ2(142)=
2.073,IFI=0.963,CFI=0.963,TLI=0.955,
RMSEA=0.068),且拟合指标明显较备选模型更优,
说明研究模型中的五个变量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
3.3 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如表2所示,
跨界行为与和谐型创新激情(r=0.393,P<0.01)、
角色过载(r=0.248,P<0.01)均显著正相关,和谐

型创新激情与新产品开发绩效显著正相关(r=
0.564,P<0.01),角色过载与新产品开发绩效显著

负相关(r=-0.165,P<0.01)。这些结果为研究

假设提供了初步支撑。
3.4 假设检验

3.4.1 多重中介效应检验

为验证和谐型创新激情与角色过载在跨界行

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并列多重中介效应,利

表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 df χ2/df IFI CFI TLI RMSEA
五因子模型(B,H,R,D,P) 294362 142 2.073 0.963 0.963 0.955 0.068
四因子模型(B+H,R,D,P) 939.807 146 6.437 0.806 0.805 0.772 0.152
三因子模型(B+H+R,D,P) 1349.846 149 9.059 0.761 0.759 0.724 0.185
二因子模型:(B+H+R+D,P) 1534.754 151 10.164 0.724 0.723 0.686 0.197
单因子模型(B+H+R+D+P) 2065.269 152 13.587 0.618 0.617 0.569 0.231

 注:B代表跨界行为;H代表和谐型创新激情;R代表角色过载;D代表大数据能力;P代表新产品开发绩效;“+”代表两个因子合并为一

个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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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性别 年龄 学历 创业经验 企业规模 跨界行为
和谐型创

新激情
角色过载

大数据

能力

性别 1.440 0.497
年龄 3.190 1.124 0.015
学历 1.470 0.509 -0.082 -0.021

创业经验 1.160 0.364 0.091 0.008 0.079
企业规模 2.030 1.135 0.075 0.075 -0.017 0.040
跨界行为 3.084 1.015 -0.100 0.027 0.039 -0.045 0.069

和谐型创新激情 2.997 1.033 -0.032 -0.011 -0.010 0.046 0.074 0.393**

角色过载 3.677 0.712 0.000 0.047 -0.037 -0.072 -0.025 0.248** 0.017
大数据能力 3.435 0.932 0.002 -0.051 0.034 -0.033 -0.046 -0.165* 0.057 0.383**

新产品开发绩效 2.801 1.002 -0.011 -0.031 -0.108 0.028 0.048 0.228** 0.564** -0.165* -0.041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用PROCESS程序来对中介效应进行bootstrap-
ping分析。在PROCESS程序中选取模型(4),设
置重复抽取样本为5000,以95%水平的置信区间

是否包含0为标准(包含0则说明中介效应不显著,
反之则效应显著)。将自变量(跨界行为)、中介变

量(和谐型创新激情、角色过载)、结果变量(新产品

开发绩效)以及控制变量同时放入PROCESS程序,
得到跨界行为通过和谐型创新激情和角色过载对

新产品开发绩效产生的间接效应结果和路径系数。
路径系数结果如表3所示,间接效应结果如表4
所示。
H1提出跨界行为会促进创业者和谐型创新激

情,进而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由表3中路径系数

可见,跨界行为对和谐型创新激情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b=0.401,P<0.001),和谐型创新激情对新产

品开发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523,P<
0.001)。此外,表4中间接效应结果显示,跨界行为

通过和谐型创新激情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间接

效应为0.212,95%的置信区间为[0.134,0.296],
不包含0,H1得到支持。
H2提出跨界行为会导致创业者角色过载,进

而降低新产品开发绩效。由表3中路径系数可见,
跨界行为对角色过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b=0.177,
P<0.001),角色过载对新产品开发绩效有显著的

负向影响(b=-0.274,P<0.001)。此外,表4中

间接效应结果显示,跨界行为通过角色过载影响新

产品开发绩效的间接效应值为-0.049,95%的置

信区间为[-0.090,-0.017],不包含0,H2得到

支持。
  H3提出和谐型创新激情在跨界行为和新产品

开发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强于角色过载在其中的中

表3 路径系数结果

路径 路径系数 标准误 P
95%的纠偏

置信区间

跨界行为→和谐型

创新激情
0.401*** 0.0620.000 [0.278,0.524]

跨界行为→角色

过载
0.177*** 0.0450.000 [0.088,0.266]

跨界行为→新产品

开发绩效
0.069 0.0590.247 [-0.048,0.186]

和谐型创新激情→
新产品开发绩效

0.523*** 0.0560.000 [0.412,0.634]

角色过载→新产品

开发绩效
-0.274***0.0780.001 [-0.427,-0.121]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4 多重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中介变量 间接效应值 标准误
95%的纠偏

置信区间

和谐型创新激情 0.212 0.042 [0.134,0.296]
角色过载 -0.049 0.019 [-0.090,-0.017]

总间接效应 0.163 0.048 [0.070,0.257]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介作用,即总体间接效应为正。表4中间接效应结

果显示,和谐型创新激情的间接效应值(0.212)大
于角色过载的间接效应值(-0.049),跨界行为对

新产品开发绩效的总体间接效应值为0.163,95%
的置信区间为[0.070,0.257],不包含0,说明总体

间接效应显著,H3得到支持。
3.4.2 调节效应检验

采用层次回归分析法来检验大数据能力的调

节作用。为减小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对跨界行为

和大数据能力进行中心化处理,构建交互项后进行

回归分析(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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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a提出大数据能力能够调节跨界行为与和

谐型创新激情之间的关系。表5中模型(3)的结果

表明,跨界行为与大数据能力的交互项对和谐型创

新激情有显著正向影响(b=0.216,P<0.001),H4a
得到支持。为了更清晰地判断调节效应,绘制大数

据能力的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水平下跨界行为与

和谐型创新激情的关系(图2)。由图2可知,当大

数据能力高时,跨界行为对和谐型创新激情的正向

影响较强(simpleslope=0.574,P<0.001),反之

则正向影响变弱(simpleslope=0.171,ns),H4a
再次得到支持。
H4b提出大数据能力能够调节跨界行为与角

色过载之间的关系。表5中模型(6)的结果表明,跨
界行为与大数据能力的交互项对角色过载影响不显

图2 大数据能力对跨界行为与和谐型创新

激情关系的调节作用

著(b=0.020,ns),即大数据能力对跨界行为与角色

过载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H4b未得到

支持。
3.4.3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验证提出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采用Boot-
strapping法分析不同的大数据能力水平下,和谐型

创新激情与角色过载所发挥的中介效应的显著性。
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H5a提出大数据能力能够调节和谐型创新激

情在跨界行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所起的间接

作用。由表6可知,当大数据能力高时,跨界行为通

过和谐型创新激情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间接效

应值为0.310,95%的置信区间为[0.213,0.411],
不包含0;当大数据能力低时,跨界行为通过和谐型

创新激情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间接效应值为

0.092,95%的置信区间为[-0.017,0.227],包含

0。大数据能力高低两个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值为

0.218,95%的置信区间为[0.062,0.358],不包含

0,说明大数据能力调节了和谐型创新激情在跨界

行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中介作用,H5a得到

支持。
  H5b提出大数据能力能够调节角色过载在跨

界行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所起的间接作用。
由表6可知,当大数据能力高时,跨界行为通过角色

表5 调节效应检验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和谐型创新激情 角色过载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控制变量

性别 -0.090 -0.007 -0.016 0.007 0.046 0.045
年龄 -0.016 -0.019 -0.026 0.031 0.039 0.039
学历 -0.033 -0.072 -0.074 -0.042 -0.080 -0.081

创业经验 0.138 0.200 0.217 -0.135 -0.079 -0.077
企业规模 0.069 0.045 0.056 -0.017 -0.021 -0.020

自变量 跨界行为 0.423*** 0.373*** 0.228*** 0.223***
调节变量 大数据能力 0.144* 0.081 0.335*** 0.329***

交互项

跨界行为×大数据能力 0.216*** 0.020
R2 0.010 0.178 0.226 0.009 0.257 0.258
ΔR2 0.010 0.168*** 0.048*** 0.009 0.248*** 0.001
F 0.446 7.056*** 8.293*** 0.419 11.274*** 9.866***

 注:*、**、***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表6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果
路径 调节变量 间接效应值 标准误 95%的纠编置信区间

路径1:跨界行为→和谐型

创新激情→新产品开发绩效

低大数据能力 0.092 0.062 [-0.017,0.227]
高大数据能力 0.310 0.049 [0.213,0.411]
高-低组差异 0.218 0.076 [0.062,0.358]

路径2:跨界行为→角色

过载→新产品开发绩效

低大数据能力 -0.069 0.035 [-0.148,-0.012]
高大数据能力 -0.081 0.030 [-0.136.-0.032]
高-低组差异 -0.012 0.030 [-0.074,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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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载 影 响 新 产 品 开 发 绩 效 的 间 接 效 应 值 为

-0.081,95%的置信区间为[-0.136.-0.032],
不包含0;当大数据能力低时,跨界行为通过角色过

载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的间接效应值为-0.069,
95%的置信区间为[-0.148,-0.012],也不包含

0。大数据能力高低两个水平下的间接效应差值为

-0.012,95%的置信区间为[-0.074,0.051],包
含0,说明大数据能力对角色过载在跨界行为与新

产品开发绩效之间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H5b未得到支持。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主要得到以下结论:①跨界行为会通过创

业者和谐型创新激情和角色过载对新产品开发绩

效产生双刃剑影响;②跨界行为对新产品开发绩效

的总体效应是正向的,且和谐型创新激情在跨界行

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中介效应强于角色过

载的中介效应;③大数据能力正向调节跨界行为与

和谐型创新激情的关系;④大数据能力显著调节和

谐型创新激情在跨界行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

所起的间接作用。然而,大数据能力却未显著调节

跨界行为与角色过载之间的关系,可能的解释是:
大数据能力是一种组织层面的动态能力,虽然其水

平差异能够直接或间接导致企业绩效的差异[36],但
是在某些方面对跨界创业者的影响却殊途同归。
具体来说,无论是大数据能力强的创业企业(需构

建组织学习机制以应对技术挑战,使创业者学习任

务增加),还是大数据能力弱的企业(面对复杂外部

环境,跨界创业者需更多个人资源处理信息),都会

让创业者形成角色过载感知。因此,大数据能力在

跨界行为作用于角色过载的过程中并未起到显著

的调节作用。
4.2 理论贡献

既有研究多从新产品开发过程视角出发,提出

了技术[33]和新知识[41]获取等影响新产品开发绩效

的过程机理模型,而少有创新主体情感与认知方面

的阐释。本文立足创业微观基础,研究结果揭示了

新产品开发绩效在创业情境下的情感和认知动力

源,进一步加深了学界对新产品开发绩效驱动因素

的理解。
整合资源保存理论中的资源投资与资源保存

路径,引入创业者情感与认知资源,检验了跨界行

为通过影响创业者情感与认知进而作用于初创企

业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双路径机制。这一结果丰富

了跨界行为影响效应的研究图谱,也从新的理论视

角回答了为何“跨界行为对于组织而言既是收益也

是代价”的问题。
将大数据能力这一紧贴时代发展特色的组织

特征因素纳入研究框架,检验其在跨界行为影响创

业者创新激情与角色过载双重路径过程中所起到

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大数据能力强化了跨界行

为带来的收益。这一结论有助于理解跨界行为发

挥双刃剑效应的边界条件,对以往跨界行为影响效

果的调节机制研究进行了有益扩充。
4.3 实践启示

(1)创业者应辩证看待跨界行为的作用效果。
一方面,创业者要善于利用跨界行为拓展创新网

络,充分发挥创业者的使节和协调作用,加强对跨

界领域的深度探索,从而推进初创企业产品研发,
实现产品持续创新和产品结构优化;另一方面,创
业者也应重视跨界行为的消极面,合理配置各类资

源,科学选择行业领域,及时调整行动方向,警惕过

度跨界带来的角色压力,避免因跨界导致精力分散

而阻碍新产品的开发。
(2)创业者应重视提升企业大数据能力。创业

者要积极建设企业大数据管理设施,引进大数据管

理人才和技术,注重实时、持续地积累数据信息资

源,提升企业及经营管理者对大数据实时洞察、深
度分析和精准预测的能力,从而运用大数据分析技

术有效整合跨界信息,推动企业产品创新,发现新

的商业机会和利润增长点,促进企业竞争优势的获

取和维持。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文所有数据均来自受访创业者的主观报告,
可能由于数据的同源特征而难以完全规避共同方

法偏差的影响;在跨界行为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关

系之间还可能存在其他理论解释,未来可以从其他

理论视角发掘更多潜在的中介因素;考虑到跨界行

为的“双刃剑”效应,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探索强化跨

界行为积极作用的其他情境因素,以增进人们对于

跨界行为作用机制的更深入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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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ouble-edgedSwordEffectofEntrepreneurs’Boundary-spanningBehavioron
NewProductDevelopmentPerformance:ModeratingEffectofBigDataCapability

MEIMei,DUYu,WANGJianqun
(SchoolofManagement,ChongqingUniversityofTechnology,Chongqing400054,China)

Abstract:Boundary-spanningbehaviorisgenerallyregardedasanimportantdrivingfactorforinnovation,butitsinnovationeffectivenesshas
notbeenfullytestedinentrepreneurialcontexts.Drawingonconservationofresourcestheory,surveydatacollectedfrom236entrepreneurs
wasusedandthemechanismandboundaryconditionofentrepreneurs’boundary-spanningbehaviorinfluencingthedevelopmentperformanceof
newproductswasexamined.Theresultsshowthatentrepreneurs’boundary-spanningbehaviorwillnotonlypromotestheirharmonious
innovationpassionandimprovetheperformanceofnewproductdevelopment,butalsoincreasesroleoverloadandreducetheperformanceof
newproductdevelopment.Thetotalindirecteffectofentrepreneurs’boundary-spanningbehavioronnewproductdevelopmentperformancevia
harmoniousinnovationpassionandroleoverloadissignificantandpositive.Thebigdatacapabilitynotonlymoderatestheeffectof
entrepreneurs’boundary-spanningbehavioronharmoniousinnovationpassion,butalsomoderatestheindirecteffectofentrepreneurs’
boundary-spanningbehavioronnewproductdevelopmentperformanceviaharmoniousinnovationpassion.
Keywords:boundary-spanningbehavior;harmoniousinnovationpassion;roleoverload;newproductdevelopmentperformance;bigdatacapa-
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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